
5月 27日，海拔 6500 米，上午 11点。珠穆朗

玛峰前进营地。

当 8 名队友登上峰顶的画面传到直播屏幕

上时，帐篷里响起一阵欢呼声。

可王伟不敢放松。在此后的 150 分钟，他几

乎一秒不落地盯着手机屏幕，努力捕捉峰顶上人

影的每一次操作。

在珠穆朗玛峰见证过的人类攀登行为中，

“登顶”本身既不是目的，也不意味着结束的，只

有极少数。

王伟参与的这一次，就是如此。

测量觇标在峰顶竖起之前和之后，包括王伟

在内的 80 多位测绘工作者，肩挑手扛着 50 余台

仪器设备，在珠峰不同海拔点和它周边外围区域

“比画”了 3个多月。

从 4 月 7 日进驻珠峰大本营，到 6 月 1 日大

部分测绘人员撤离珠峰测区，整整 55 个夜晚。

如果从去年 10 月第一批测绘人员进入西藏

开始踏勘算起，到几天前最后一批队员完成任

务，是更多个忙碌的日夜。

时隔 15 年，中国人又一次给珠峰量了“身

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 7次。

从登山“小白”到7790

5月 27日下午，陈刚即将迎来在珠峰测区的

第 51个夜晚。

海拔 7790 米，二号营地。狭窄的岩石坡上，

陈刚拉开帐篷拉链，仰头望向峰顶方向。

外面的风雪漫卷呼号，除了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可他依然隔一会儿就重复一次

开拉链、关拉链的动作，“就是心里惦记”。

当天凌晨两点，按计划，2020 珠峰高程测

量登山队 8 名队员从海拔 8300 米的突击营地出

发，开始冲顶。在他们身后，每级营地上都有

队友随时准备接应。陈刚是离他们最近的队

员之一。

王伟和 48岁的陈刚是此前公布的 12人冲顶

名单中，“唯二”非专业登山人员。他们来自自然

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以下简称“国测一大

队”），测绘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时至今日，受珠峰峰顶自然气候影响，测量

型无人机或机器人还无法在那里准确作业。要

想测量珠峰高度，就必须有人登上顶峰。

此前我国 6次珠峰高程测量，登顶工作都由

登山队员完成，这一次，测绘工作者希望亲手插

上觇标。

去年 4月，自然资源部组织中国测绘科学研

究院、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以及中国地质调查

局等单位，开始编制珠峰高程测量技术设计

书和实施方案。今年 1 月中旬，陈刚、王伟

和另外 8名被挑选出的国测一大队测绘队

员到北京的登山训练基地开始接受训

练。

在此之前，28岁的王伟从未到过

西藏，他甚至没有攀爬过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山峰。

体 能 训 练 ，学 习 登 山 技

巧，学习登山装备使用，在

下雪时熟悉雪上攀登环

境……一向身体很好的

王伟觉得，“登山没有

想象的那么难”。

直 到 4 月 7
日 抵 达 位 于

海 拔 5200
米的珠

峰

大本营，这个陕西小伙子才真切意识到，在高海

拔地区，所有的“简单”都变得“不简单”。

缺氧和寒冷快速消耗着人的体力。从珠峰

大本营再往上，每走一段，王伟和陈刚就要停下

来喘上几口气，然后忽视身体持续发出的“坐下

休息”指令，接着往前走。

接电话成了有难度的事。“手机一直响着，我

就是不想伸手去拿”，王伟觉得，在珠峰的每一

刻，疲惫感都如影随形。

受天气影响，从 5月 6日起，珠峰高程测量登

山队先后 3次冲顶，直至 5月 27日登顶成功。每

一次攀登和下撤都是对队员身体和心理的双重

挑战。

从海拔 6600 米到 7028 米，直线距离不过两

公里左右，竖着一堵高差 400 多米、坡度几近垂

直的冰墙。这是著名的北坳冰壁——珠峰北坡

攀登路线上的第一个天险。

穿着冰爪，拉着上升器，系着攀登绳……

“挂”在冰壁中间，王伟觉得自己的体力已经

到极限了。每往上迈一步，他就要停下来喘

一喘。

几次往返，他找到了分配体力的方法，身体

也有了惯性：数三下，前进一步，再数三下，再前

进一步……

7790 米 ，是 登 山“ 小 白 ”王 伟 最 终 抵 达 的

高度。

自 2009 年以来，因工作需要，陈刚每年至少

会去一次珠峰测区。此次攀登珠峰，他还 4次上

下北坳冰壁。

即便如此，与登顶队员一起回撤时，从冰墙

下到坚实的地面，解开攀登绳的瞬间，陈刚也难

得地坐了下来，平复了很久。

数据，数据，数据

5 月 28 日 ，是 王 伟 在 珠 峰 测 区 的 第 52 个

夜晚。

晚上 8 点 45 分，海拔 5200 米。经过 6 个多

小时的跋涉，完成峰顶测绘任务的所有人员返

回珠峰大本营——此次珠峰高程测量任务的

总指挥部。

此时，距离王伟第一次离开珠峰大本

营参与登顶行动已过去了 22天。

来不及休息，贴身保管着测量数据

资料的王伟和其他几名队员被迅速“护

送”到营帐中，与技术人员一起打开电

脑检查。

5 月 24 日，珠峰高程测量登山

队等来了第 3 次攻顶窗口期，也是

今年的最后一次。

狂风暴雪的天气尚未完全

好转，路未全通。最终，只有 8
名有 8000 米以上登山经历的

队员向峰顶发起冲击。

训 练 了 两 个 多 月 ，王

伟 和 陈 刚 与 站 上 地 球 之

巅失之交臂。

处 于 不 同 的 接 应

营 地 待 命 ，他 们 没 有

时 间 遗 憾 。 虽 然 想

象 不 出 峰 顶 的 环

境，但此前在高海

拔地区进行测量

的 经 历 让 他 们

能 想 象 到 ，在

不 到 20 平 方

米的峰顶工

作 有 多

难。

5
月 20
日 ，

测

量

登山队第一次抵达海拔 7790 米区域，一夜暴雪

几乎掩埋了队员们的帐篷。第二天一早，为了外

出测量，光是穿衣穿鞋、备好氧气瓶拄上登山杖，

王伟就已经气喘吁吁。

平原上 20 分钟能完成的测量，他与队友合

作，花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攀登过程中，王伟和陈刚包办了大部分数据

测量和仪器调试、充电工作。由于最后攻顶队员

都不是长期专业从事测绘的人，王伟就一遍遍给

他们说明仪器的使用方法和顺序，“有的设备要

依靠另一台设备发出的信号工作，如果先打开了

前者，得到的数据是没用的。”

让陈刚担心更多的是仪器本身。此次珠峰

高程测量全面使用了国产测绘仪器，能在零下

40℃的冷库中正常工作。“但峰顶的条件肯定更

恶劣”，陈刚说，如果设备无法顺利运转，记录到

的数据不完整不连续，就会影响后期计算的精

确性。

“旁人或许关心谁能登顶，而我们最关心的，

是登顶的人能否安全地把高质量的数据带下

来”。走遍了七大洲和南北极，陈刚觉得，对测绘

人来说，抵达什么高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为

某个高度做测量。

8 名队员在峰顶测量的 150 分钟，是所有参

与珠峰高程测量的人最紧张焦虑的 150分钟。

死死盯着屏幕，王伟发现，负责操作重力仪

的袁复栋一直在摆弄仪器的度盘。

王 伟 明 显 感 觉 到 ，他 没 找 到 准 确 的 读 数

位置。

王伟紧张起来。在海拔 7790 米与袁复栋一

起使用重力仪时，王伟曾告诉过他当时调度盘使

用的参考值，“可重力仪从没到过海拔 8000米以

上的高度”。

往左，又往右，再往左，再往右……慢慢地，

屏幕中袁复栋的动作变得果断起来，王伟知道，

他摸索到准确的参考值了。

下撤到海拔 6500米的前进营地后，袁复栋告

诉王伟，在峰顶，重

力仪测到的实际

数值与之前的参

考值还是存在

一定误差。

在 海

拔 7790
米 以

下，随

着

登

山队数次往返，所有数据都

反复测量了很多次。唯

有顶峰的测量机会

只有一次，这让那

里 的 数 据 尤 其

宝贵。

回 到 大

本营，直到

大体确定

测 量 结

果有效

且 完

整

后，

王

伟才终于放心地吃上了工作人员特意从珠峰下

带到大本营的庆祝蛋糕。

交会测量点的坚守

5月 28日，是交会测量组队员程璐在珠峰测

区的第 55个夜晚。

海 拔 5600 米 ，晚 上 9 点 。“ ……5256,
5244……”西绒交会测量点上，程璐和队友薛强

强在零下 6℃的寒风中记录下刚刚测到的数

据。他们没戴手套，以防影响仪器的操作。

低温加剧了铁制测量仪器冰冷的触感。手

指每次碰到仪器，程璐都能感觉到刺骨的寒

意。尽管穿着厚实的登山服，但用两个多小时

完成当天最后的测量任务后，两人的身体都被

冷风吹透了。

200 米外，是他们搭在测量点唯一一处平整

地面上的帐篷。今天的晚餐依然是 70℃的热水

煮方便面。

这是程璐和薛强强在西绒交会测量点的

最后一晚。5 月 29 日早上 6 点不到，他们启程

返回大本营，和这个连续坚守了 11 天 10 夜的

点位告别。

交会测量是测定珠峰高程的主要方法之

一。1975年珠峰高程测量时，当时的测量人员在

海拔 5200 米至 6000 多米勘选出 10 多个交会测

量点。随着测绘技术及装备的发展，本次交会测

量选用了其中的 6 个——海拔 5200 米的珠峰大

本营起算点，海拔 5500米的中绒布点，海拔 5600

米的西绒点，海拔 5700 米的Ⅲ7 点，海拔 5900 米

的东绒 2点，以及海拔 6000米的东绒 3点。

当测量觇标在峰顶立起后，6 个交会测量点

的测量人员要同步开展峰顶交会测量和 GNSS
（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联测。随后的两三天，

从早到晚，他们还要根据峰顶觇标持续观测相关

数据。

这意味着在各个点位的测量人员，不仅要早

早抵达测量点等待队友登顶，还要在登顶队员下

撤后继续坚守。

3月 31日上到海拔 5300米的珠峰二本营后，

交会测量组队员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几个交会点

重新普查、确认。

根本没有路。4月 11日，程璐和薛强强从二

本营出发，第一次寻找西绒交会测量点。直线距

离 4公里，步行路程不到 7公里，两人和当地向导

整整花了 6 个小时探路，又花 6 个小时折返。即

便如此，由于天气恶化，他们只走到了接近点位

的地方。

向导告诉他们，当地人都没去过那个地方。

一路上，经过东绒冰川融化冲击形成的河

沟，河沟里到处是散乱巨石；接着横穿中绒布冰

川，冒险走过随处可能融化、扩大的冰湖、冰缝；

再穿过冰塔林，翻过又一条河沟，眼前出现一条

山谷，交会测量点就在山谷的另一边。

山谷两边全是倾斜超过 60 度的山体，随时

可能有石头掉下，如果是小石头，登山服可以

起到缓冲作用，如果掉下的是大石头，就可能

丧命。

后来，有工人给程璐他们送物资，走到山

谷时，因为太害怕，转身就回去了。

4 月 16 日，程璐和薛强强第二次出发，

终于到达西绒交会测量点。此后 3天时间

里，他们与其他点位上的测量人员完成

了跨河高程传递，GNSS观测等任务。

5 月 19 日，登顶组队员第二次冲

顶，两人再次来到点位做测量准备。

这一次，他们一直待到了 5月 29日。

从二本营到测量点，无法大量

携带生活用水。在点位停留期

间，每逢下雪，程璐都恨不能把

水桶里的雪堆到冒尖儿。

因为不知道还要待多久，

也不知道下一次下雪是什么

时候，他必须尽可能多地

储备水源。

下 雪 并 不 都 是 好

事。西绒交会测量点

唯一能搭帐篷的地方

是一片洼地，有一次

雪后由于没有及时

清理，雪化成水，

把 程 璐 和 薛 强

强 的 行 李 、睡

垫都浸湿了。

在后方

送 来 干 睡

垫 之 前

那 两

天，他

们只

能

在潮湿的垫子上过夜。

“推”数据上顶峰

4月 19日，是水准测量组队员霍申申在珠峰

测区的第 24个夜晚。

海拔 5300米，晚上 7点左右。霍申申停留在

距Ⅲ7 点还有一半路程的地方。脚下是雪路，身

侧是悬崖，在越来越大的风雪中，同行同事李科

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前方。

身背数十斤重的仪器，高反缺氧，第一次来

到西藏且已连续工作数日的霍申申觉得自己一

步都走不动了。

大风呼啸，霍申申扯着嗓子喊了很久，李科

终于闻声折返回来。前方是 45 度的陡坡，李科

坚持让霍申申留在原地，并联系同事前来接应他

回到二本营。

水准测量，即用水准仪和水准尺测定地面上

两点间高差，是高度测量最基础的工作。如果没

有基准，珠峰“身高”测量也就没了起始点。

早在去年 11 月，国测一大队的水准测量组

就进入西藏，经拉孜县到定日县和聂木拉县，复

测了珠峰地区的一等水准网。

3 月 26 日起，水准测量组开始进行二等、三

等水准测量。第一天，迎接他们的就是猛烈的沙

尘暴。测量根本无法进行。

在风沙和风雪中徒步跋涉，是水准测量人员

每日工作的常态。霍申申参与测量的扎西宗乡

到曲当乡、扎西宗乡到老定日两个测段，海拔跨

度从 3800米到 5100米。他和同事每天将测量点

往前推进四五公里，测量动作不断重复，高原反

应症状也不断加剧。

从 3月初再次进藏，到 6月初撤离，水准测量

组工作了整整 3个月。

最早开始，最晚结束，霍申申说，野外作业没

有节假日，只有工作推进节点，“如果突然有人问

起今天是星期几，谁都答不上来”。

被接应回二本营的第二天，体力略有恢复的

霍申申重新上路跋涉。

同样在普通人视野之外的，还有重力测量

组。获得珠峰地区的重力场信息对最终高度计

算至关重要，再加上本次珠峰高程测量采用水准

测量、三角高程测量等传统大地测量方法和

GNSS 等基于电子、卫星的现代大地测量手段相

结合的方式，重力场信息还成为两个系统间测得

的数据互相校正、互为补充的桥梁。

与水准测量类似，重力测量人员也是逐步从

低海拔向高海拔推进，测算了海拔 6500 米及以

下所有测量点的重力值。

测量珠峰产生的数据，就这样一步步被无数

没有登顶的人“推”上了峰顶。

5月1日，因临时被抽调前往800公里外的藏北

无人区参与土地调查项目，霍申申的珠峰之行提前

结束了。

走的时候，最后回头看了一会儿远处的峰

顶，他没能忍住眼泪。

2005 年，因时间冲突，霍申申没有参与珠峰

高程测量。此次不能亲眼见证登顶测量成功，他

心里的遗憾没有完美弥补。

“可干测绘就是这样，随时都要准备好去需

要我们的地方，哪怕珠峰就在眼前”。

最美的风景

6 月 1 日，是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现场副总指

挥张庆涛在珠峰测区度过的第 55个夜晚。

海拔 4300 米，定日县城驻地。张庆涛睡了

55 天来难得的一个安稳觉。高原氧气稀薄，许

多测绘人员都会整夜整夜失眠。即使睡着了，半

夜也可能因为缺氧被“憋”醒过来。

从珠峰大本营撤离后，本次高程测量的大部

队陆续从定日县回到拉萨。稍微休整，部分队员

已先行离开西藏。

张庆涛留在了后方，协调处理外围测量收

尾、后期数据汇总等工作。珠峰的最新“身高”，

将在综合测算后对外公布，时间大约在两个月

以后。

与珠峰大本营及再往上的生存环境相比，定

日县城犹如天堂。

在大本营，除了人们带上去的东西，几乎只

有灰与白两种颜色。灰的是裸露的石头，白的是

石头上的积雪。测绘人员说，那里只比月球上多

一些空气而已。

诸多日常的事，到了珠峰做起来都需要勇

气。大本营的卫生间与队员们住的帐篷相隔 30
多米，夜里想上厕所，哪怕是男队员也必须硬着

头皮、咬着牙。一是因为太冷，二是因为怕遇到

野生动物袭击。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要顺利完成测量任

务，团队配合至关重要。在这里，合作不仅在工

作上，也在生活上。

测绘工作正式开始后，海拔 5300 米的二本

营长期有人员驻守。由于交通不便，那里的队员

都省着吃、省着用，减少补给配送次数。

4 月，一场大雪后，霍申申和几位在扎西宗

乡的水准测量组队员开车带着风干牛羊肉、饮

料、酥油茶等食物到了大本营。

“这么大阵仗，要干嘛？”张庆涛问。

“我们要上二本营看兄弟去！”

其实那一天，大本营的队员也计

划着要去二本营送物资。

张庆涛说，那一次，徒步近两

小 时 去 二 本 营 送 补 给 的 队 伍

“浩浩荡荡”。

随着测量工作顺利完

成，所有的困难都变得不

值一提。5月 29日上午

9 点半，大本营里气

氛轻松、欢快，大

家打包着所有

行李，为下

撤 做 准

备。

通过视频连线，王伟出现在记者面前。他带

着鸭舌帽，身穿颜色鲜艳的登山服，面庞黝黑、精

神很好，连续说话也不喘气。如果不是身后挂着

2020珠峰高程测量的旗帜，很难看出这是一次海

拔落差 5000多米的采访。

“没能登上峰顶，对我个人来说是遗憾；但团队

完成了任务，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同样取得了胜利。”

珠峰高程测量，是我国一代代测绘人践行传

承的事业。如今，像王伟这样的 90 后年轻人逐

渐挑起了重担。

“对珠峰高度的测量也在不断突破”，陕西测

绘地理信息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宏山是 2020 珠

峰高程测量组织实施组组长，他特别提到，5 月

27 日的登顶，是我国首次将重力测量由 2005 年

时的 7790 米推进到珠峰峰顶，“这能进一步提升

最终数据的精确度。”

45年前的 1975 年，同样是 5月 27日，中国测

绘人第一次将测量觇标立于珠峰之巅，测得

8848.13米的珠峰高程。

千丈雪山下，万年冰川旁，当被问及在西绒

交会测量点坚守多日见到的最美景色是什么时，

程璐的答案来得特别快。

他说，是终于在珠穆朗玛峰顶立起的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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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珠峰的目的有很多，为它量“身高”是其
中比较特别的一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山脚
到山顶，都有人付出努力。

对测绘人来说，抵达什么高度不重要，重要的
是怎样为某个高度做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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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2727日日，，登顶队员在珠峰峰顶竖立测量觇标登顶队员在珠峰峰顶竖立测量觇标。。 新华社特约记者新华社特约记者 扎西次仁扎西次仁 摄摄

陈刚所在的海拔陈刚所在的海拔77907790米二号营地米二号营地。。 新华社特约记者新华社特约记者 扎西次仁扎西次仁 摄摄

55月月1616日日，，登山队员从珠峰大本营出发登山队员从珠峰大本营出发，，准备第二次向峰顶发起挑战准备第二次向峰顶发起挑战。。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晋美多吉 摄摄

王伟在海拔王伟在海拔65006500米练习攀冰米练习攀冰。。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西绒交会测量点的队员在前往点位途中西绒交会测量点的队员在前往点位途中。。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霍申申在进行霍申申在进行GNSSGNSS卫星数据采集卫星数据采集。。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